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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东北海洋渔业的控制与掠夺

孙 瑜

（哈尔滨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摘 要】经过几千年的积淀和近代化的冲击，至清末民国时东北的海洋渔业出现了短暂的繁荣与发展，但这种良好

局面很快被日本的侵略魔爪所撕破。日本先是凭借日俄战争的胜利强占旅大地区，继而吞并旅大海域，接着制定各种法

令和设立渔业机关控制和垄断旅大渔业，并排挤中国渔民，侵占中国渔区。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通过接收原奉系政府

的渔业机关，实施渔业移民，建立水产学校，成立渔业组合和专门会社等措施，全面控制和掠夺东北的海洋渔业。日本的

对华侵渔活动历时时间长，波及范围广，危害了东北民族渔业的发展，破坏了中国的渔业资源，对东北地区的渔民造成了

直接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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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e Japan's Controlling and Plundering of Northeast China's
Marine Fisheries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

SUN Yu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25）

Abstract: After thousands of years of accumulation and modernization, the Northeast marine fisheries

of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had a brief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but this kind of

good situation was quickly torn by Japanese aggression. Took advantage of the victory in the Russo-Japanese

War，Japan forcibly occupied Lvshun and Dairen area, and then swallowed up the waters of the Lvshun and

Dairen area, ultimately formulated various laws and fishery agencies to control and monopolize the Lvshun

fishery, excluded the Chinese fishermen and occupied the Chinese fishing area. After the founding of Man-

chukuo, Japan took over the fishery organs of the former government, implemented fishery migration, estab-

lished fishery schools, set up fishery associations and specialized associations, as well as comprehensively

controlled and plundered the Marine fishery in Northeast China. Japan's invasion of fishing activities in Chi-

na lasted a long time and spread widely, which hur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thnic fishery in Northeast China,

damaged the fishery resources in China, and directly harmed the fishermen in Northea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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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北水产资源丰富，近代以来引起日本的觊觎。通常说来，水产业分为淡水渔业和海洋渔

业，本文主要着眼于后者，对于前者另文已述。目前国内关于日本掠夺中国东北资源的研究取得了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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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成果，但多集中于工业、林业、种植业、畜产业、矿业等领域，鲜见日本掠夺中国东北海洋渔业的研究

成果①。事实上，日本对东北海洋渔业资源的掠夺开始早，规模大，且影响深远。更为重要的是，它是日

本掠夺东北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日本对华掠夺体系的重要链条之一，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对

于日本掠夺旅大渔业和奉天渔业②进行全景分析，突出日本掠夺东北海洋渔业的整体性和全面性，其所

论不当之处，欢迎专家批评指正。

一、近代东北民族渔业的繁荣与发展

早在原始社会时期，辽东半岛沿海地区的渔猎生产就有所发展。据考证，六七千年前的小珠山遗址

下层中发现当时的社会中渔猎生产占较大比重，还发现距今五六千年的中层中已有石簇、网坠等渔猎工

具③。《周礼》卷八载：幽州“其利渔盐”；《史记·货殖列传》亦载：上谷至辽东有“鱼盐枣栗之饶”④。至清末，

海洋渔业进一步发展。1906年奉天将军赵尔巽奏请设立渔业公司，这极大地促进了东北海洋渔业的发

展。该公司由黄家杰任总办，孙继尧辅佐之。初定名为“官商合办奉天渔业有限公司”。1907年和1908

年先后由卢懋功、王顺存主管，并改名为“官督商办渔业有限公司”，可见公司的性质有所变化，由原先的

官商合办改为商办企业，其业务分为捕鱼、售鱼两类。其间，公司大量购进先进的渔业设备，并采用先进

的捕鱼技术，甚至建设渔业学校，培养渔业人才，这些都使东北的渔业开发呈欣欣向荣之势。

与此同时，清政府在营口还设立奉天渔业总局，“凡关于练兵、征税、购轮、置械，与夫讲求缉捕办

理交涉诸事，概归官局办理，关于渔猎勤务、术业进步、股分集合、营业改良等事，均归公司办理”⑤。总

局下设盖复、海营、凤安、锦州、庄河五个渔业分局，总局订有征收牌费章程，各分局负责征收辖区内的

网、船诸税和船旗费。“从此渔业总局与公司权限分清，既无牵混之弊，自有振兴之机，奉省渔业前途，

当可推行久远”⑥。1910年，该总局又改组为“奉天渔业商船保护总局”，扩大了职权范围，除渔业外，更

担任商船管理及一般海上警备。由此可见，总局和公司两者权责明确，这都有利于清政府对东北海洋

渔业的管理和开发。

这一时期，渔业总局也进行了部分改革。“奉省各处向有牙纪开设鱼行，苛索特甚。此外各衙门之陋

规，各关卡之需索，种种苛扰，实为渔业之障碍。”⑦对此，总局下令裁减渔行牙纪，革除渔户输纳各衙门的

陋规，改由奉天渔业公司在各渔区设立销售场，统一渔政。该政策推行后，“试办年余，渔界亦尚安谧。”⑧

可见效果良好。公司还利用部分税收款项筹办学校。比如1909年在营口设立水产学堂。此外，公司还

①主要成果有：刘立民：《日本越界侵渔与民国北京政府的应对（1924—1927）》，《抗日战争研究》2013年第3期。该

文论述了民国初年日本对中国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的侵渔活动以及国民政府的抵制；顾明义等主编：《日本侵

占旅大四十年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该书第七章第二节“对渔业的掠夺”论述了日本对旅大地区海洋渔

业的掠夺，对于东北其他地区涉及较少。刘宇梁、李淑娟《论“竭泽而渔”的破坏性——以“关东州”鲷鱼捕捞为例》

（《知与行》2018年第2期）主要论述了近代日本对“关东州”鲷鱼竭泽而渔式的捕捞，对东北海洋渔业的其他内容

涉及较少。

②清末以后，除旅大地区外的海洋渔业主要为奉天渔业总局及其演变机构管辖，故在此简称奉天渔业，伪满建立以

后，称伪满渔业。

③佟冬主编：《中国东北史》第一卷，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85页。

④［汉］司马迁著，韩兆琦评注：《史记》，岳麓书社，2012年，第1756年。

⑤［清］徐世昌等编纂，李树田等点校：《东三省政略》卷十一（实业·奉天省），吉林文史出版社，第1989年，第1571页。

⑥同上。

⑦［清］徐世昌等编纂，李树田等点校：《东三省政略》卷十一（实业·奉天省），第1570页。

⑧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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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水产制造研究所，聘请专家传授鲜鱼、冻鱼、腌鱼、糟鱼、干鱼及制造罐头等方面的技术①，显然这些

措施都有利于东北渔业的繁荣。根据清末的一项调查显示，奉天渔业总局所属各分局共有渔区65个，

渔户2446户，鱼丁10358口，出海渔船2659只，年捕鱼虾1008.8万斤②。以上只是上述五分局直辖的渔

户，数量已然非常庞大。这还没有算上分局外的大量零散渔户。

民国以后，东北海洋渔业继续发展。1916年12月,奉天渔业商船保护总局在花椒岛、沙山等9个渔

区设渔董，代表渔民和总局进行联络。1929年8月，奉天渔业商船保护总局又改称辽宁渔业商船保护总

局，并“革新局内组织，设行政、财政、保护、拓殖等科，力求充实改善”③。总局下设营口、西五县、台沟、庄

河、盖复、凤安诸分局，并设销售场多处。“总局主管沿海警备，分局则分掌总局之事务，而销售处则监督

水产物之交易。当熊岳城海面之黄花鱼旺盛季节，则以保护渔场与征收租税为其主要任务。”④这一时期

总局作为强有力的行政机关对于促进东北渔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故东北的民族渔业持续繁荣。据辽

宁渔业商船保护总局的统计，1928年辽宁省沿岸营口分局、台沟分局、盖复分局、锦县分局、凤安分局和

庄河分局共有渔区55个，渔户6388户⑤。

图1 1927年、1928年、1929年沿海产鱼图 单位：斤

资料来源：东北文化社年鉴编印处编：《东北年鉴》，第1380页。

另根据该局的调查，1927年、1928年、1929年三年间渔业产量变化显示（图 1）：这一时期无论是渔户

数量，还是渔获量都远高于清末时期，这表明当地渔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东北的海洋渔业进入了一个

新的繁荣阶段。

这一时期新式渔轮也开始在东北民族渔业中投入使用。东北海军司令部于1928年发起组织“东北

渔轮公司”。“设总行于营口，以抵抗侵略，作黄渤海产拓殖之首举，开东北机船渔业之纪元。”⑥该公司对

于有意采用新式渔船的公司或个人给予一定的指导和扶植。“十八年春（1929）辽宁渔业商船保护局，亦

呈准购置渔轮三艘，据最近统计（1930），华商渔轮已达七十九艘。”⑦可见，不仅官方主动采用新式渔船，

①衣保中：《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第330页。

②［清］徐世昌等编纂，李树田等点校：《东三省政略》卷十一（实业·奉天省），第1576-1577页。

③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编：《东北经济小丛书（水产）》，中国文化服务社沈阳印刷厂，1948年，第28页。

④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编：《东北经济小丛书（水产）》，第28-29页。

⑤东北文化社年鉴编印处编：《东北年鉴》，东北文化社，1931年，第1380页。

⑥东北文化社年鉴编印处编：《东北年鉴》，第1381页。

⑦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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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亦购置了部分新式渔船，至九一八事变前，东北的新式渔船已初具规模。

总的说来，清末奉天渔业总局和奉天渔业公司基本上垄断了奉天省（除旅大地区）的渔业生产和经

营。其中渔业公司在股份集资、经营管理、生产技术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资本主义性质，具备了近代企

业的雏形，促进了东北民族渔业的发展。1911年以后，东北海洋渔业进一步发展，尤其是新式渔轮的采

用使渔获量显著提高。可见，经过几千年的积淀和近代化的冲击，东北的海洋渔业至清末民国时已经有

了较大发展，但这一发展很快就被日本的侵略所打破。

二、日本对旅大渔业的控制

旅大地区东西濒临黄渤二海，南端为旅顺湾，渔业资源十分丰富。日本自日俄战争后全面占领旅大

地区，渔业作为旅大地区的重要产业是日本控制的重要对象。

（一）日本通过各种法令控制旅大渔业

在关东州，日本人渔业开始于甲午中日战争之际，辽东半岛归还之后而中断①。由此可见日本对旅

大渔业的染指较早。在日俄战争后期，部分直属于日本舰队的渔民渡海来航，在大连近海捕鱼，为舰队

提供食材。1905年5月，日本陆军省为了给军队供给鲜鱼，允许本国渔民在大连附近捕鱼②。显然，这些

渔民为日军提供了重要的后勤补给，是日本军队变相的别动队。

1905年9月5日，日俄间签订了《日俄媾和条约》及《附约》，标志着日俄战争以俄国失败而告终。其

中第五条规定：“俄国政府以中国政府之允许，将旅顺口、大连湾并其附近领土领水之租借权内一部分之

一切权利及所让与者，转移与日本政府，俄国政府又将该租界疆域内所造有一切公共营造物及财产，均

转让于日本政府。”③同年12月，清政府和日本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及《附约》，规定清政府

对于俄国根据《日俄媾和条约》第五条和第六条对日本的一切让渡予以承认④。至此，一度被俄国强占的

旅大地区⑤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旅大地区的附近海域也被日本正式强占。

日本占领旅大后，为了全面控制旅大渔业，“关东州”民政署于1905年设立“关东州水产组合本部事

务所”，次年设立“关东州水产组合旅顺支部事务所”，1908年又设立貔子窝支部事务所和普兰店支部事

务所，此外还有金州支部事务所，从而全面控制了旅大地区的渔业生产。1906年“关东州民政署”出台

《关东州渔业取缔规则》，同年4月又公布《鱼市场规则》。在此基础上，还在大连和旅顺分别设立了“关

东鱼市场”和“旅顺鱼市场”。这些市场基本垄断了旅大地区渔业产品的供销经营。出于对鱼市场功能

进一步强化的必要，1908年1月又设立“满洲水产株式会社”，该社资本金为50万元⑥。会社“自建立以

来，振兴公司业务，近来其基础渐渐巩固，在国内外的信用逐年提高，现在经营范围包括鱼市场⑦，渔业资

金和渔具的借贷，为军队提供鱼制品，在熊岳城海域捕鱼及向中国人出售干鱼和咸鱼等”⑧。至此，“满洲

水产株式会社”对旅大地区的水产销售进行一元化统制，成为日本掠夺旅大渔业的“马前卒”。

1906年“关东州民政署”划拨水产试验费，组织技术员进行试验，并逐渐确定水产事业扩张计划⑨。此

①［日］関東局編：《関東局施政三十年史》，凸版印刷株式会社印刷，1936年，第399页。

②［日］永井和歌丸：《關東州の資源と工業（海産編）》，關東州工業會發行，1945年，第67-68页。

③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四卷，三联书店，2005年，第204页。

④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四卷，第222页。

⑤日本称旅大地区为“关东州”。

⑥原文为“五十萬圆”，按照翻译习惯，一般将圆翻译成元，故此处为50万元。

⑦这里的鱼市场指大连及旅顺的鱼市场。

⑧［日］關東都督府民政部庶務課編：《満蒙經濟要覧》，小林又七支店，1917年，第321页。

⑨［日］永井和歌丸：《關東州の資源と工業（海産編）》，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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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在1907年“关东都督府”发布“关东都督府水产试验场规章”，任命水产试验场官员，这标志着关东都督府

水产试验场的建立。1919年4月改称“关东厅水产试验场”。该试验场从事的业务范围包括：谋求捕鱼、制

造和养殖业的“改良”所进行的试验；渔场的调查与探查；关于水产生物繁殖保护的调查；关于水产品的鉴

定及销路的调查；水产指导、通信与宣传；标本、试制品及参考品的陈列①。以上林林总总实则是对旅大地

区的海洋渔业进行全面的调查和试验，从而为日本掠夺更多的海洋资源服务。这一时期的“关东州”地区

也开始使用机船底曳网技术捕鱼，而黄海和渤海地区又恰恰适宜采用这一技术捕鱼，因而大正九年

（1920）关东厅水产试验场进行底曳网渔业的机械化试验，奖励机船底曳网渔业②。1924年从日本前往旅

大地区的机船底曳网渔船增多，这刺激了“关东州”地区的渔业发展，使该地区使用此种技术的渔船增多。

1926年5月8日，日本政府颁布107号敕令“关东州水产会令”，其中规定：“关东州水产会”以谋求关东

州水产业的“改良”“发展”为目的；“关东州水产会”是营利事业；“关东州水产会”是由“关东州”从事渔业或

水产业的制造、交易和保管等行业者组成的组织；“关东州水产会”设置总代会③。5月25日，“关东厅”长官

根据该敕令成立了“关东州水产会”。至此，“关东州水产会”及其总代会控制了整个“关东州”渔业。

1938年5月23日，日本天皇发布第363号敕令《关东州渔业令》，规定：从事养殖渔业、定置渔业、定

所集鱼渔业、定所曳网渔业、定所敷网渔业要得到“关东州厅长官”的许可④。该渔业令还明确要求：从事

捕鲸业、母船式渔业、“拖网”汽船渔业、机船底曳网渔业、潜水器渔业、空钓绳渔业、海藻采集业要获得

“关东州厅长官”的许可⑤。由此可见，通过“关东州水产令”，日本将旅大渔业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尤其

是一些捕获量大的渔业更是作为其重点控制对象。这也使得中国渔民想从事此种渔业难上加难。

在“关东州水产会”经营十余年后的昭和14年（1939）4月，日本又委任“关东州振兴水产株式会社”

承担其主要业务，该社代行鱼市场业务，“水产会”仅保留开设权⑥。此外，为了满足“关东州水产会”一年

四季获得大量价格低廉的冷藏用冰，“关东州水产会”又于1939年5月出资建立“关东州水产制冰株式会

社”⑦，它垄断了旅大渔业的用冰供给。

（二）日本通过渔业机关垄断旅大渔业

在“关东州”，“关东州水产会”是日本统制旅大地区水产业的主要机关。其总代会是“关东州水产

会”的决议机关，官员主要由“关东州”长官任命或操纵产生，保证了其实际权力仍由日本控制。因此虽

然总代会中有部分“满”人，但也只是充数而已，并没有实权。至此，“水产会”及其总代会都被日本牢牢

地控制在手中，这保证了日本对旅大地区渔业的全面统制。

大连鱼市场也是日本统制旅大渔业的重要机关。它初为“满洲水产株式会社”所控制。1927年2月

1日，“关东州水产会”将大连鱼市场从“满洲水产株式会社”手中收回，“满洲水产株式会社”只负责清账

业务、通融资金和参与水产振兴工作，大连鱼市场变成拥有百万资金的渔业经营实体（图 2）。 由图2可

知，1928年大连鱼市场中日本人的交易量是1941449.59贯⑧，交易额为1311708.42日元，中国人的交易

量是 706078.8 贯，交易额为 475683.85 日元。1929 年日本人的交易量达到 3751496 贯，交易额为

1615318.1日元，中国人的交易量仅为967125.1贯，交易额为485783.7日元。也就是说，1928年大连鱼市

场中日本人的交易额是中国人的2.76倍，1929年日本人的交易额是中国人的3.33倍。可见大连鱼市场

①［日］永井和歌丸：《關東州の資源と工業（海産編）》，第86-87页。

②［日］永井和歌丸：《關東州の資源と工業（海産編）》，第69页。

③［日］《關東州水産會令》，《官報》第四千百十一號，1926年5月10日，内閣印刷局，第222页。

④［日］《關東州渔業令》，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レファレンスコ－ド，A03022204100，所蔵館：国立公文書館。

⑤同上。

⑥［日］長永義正：《関東州經濟圖說》，大連商工會議所發行，1939年，第104页。

⑦［日］長永義正：《関東州經濟圖說》，第104页。

⑧贯是重量单位，1贯=3.75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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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为日本人所垄断，中国人在这里处于附属地位。

图2 大连鱼市场中国人和日本人营业额变化图

资料来源：顾明义等主编：《日本侵占旅大四十年史》，第362页。

（三）日本对中国渔区的侵占

早在清末民国时期，日本就开始通过侵占中国渔区来掠夺东北的渔业资源。这一时期日本政府鼓

励本国渔民前往中国海域捕鱼。日本政府“乃于一九一一年制定取缔规则，划定禁渔区域，即划定日本

沿海之一定区域内，不准渔轮曳网捕鱼，于是此种渔业不得不向远方探索渔场。一九一四年又扩大禁渔

区域，其捕鱼地点，不得在‘东经一百三十度以东朝鲜沿岸禁止区域以内’，无形中即以渤海、黄海为其渔

轮捕鱼之唯一区域”①。可见，日本渔民前往中国渔区捕鱼的背后有日本政府的怂恿和支持。这说明中

日之间渔区的争端已不仅仅受到地理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影响，其中更涉及深层次的政治动因，这使得此

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而旅大地区则成为日本对华侵渔的主基地。

旅大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其相应的领海也属于中国，本无争议。但自日俄战争后，日本控

制了旅大地区，同时也控制了其领海。日本还得寸进尺，不断越境侵占中国的其他领海地区。熊岳城海

域历史上就以黄花鱼渔业发达而著称，尤其在每年五月上旬至中旬或下旬是渔期，大量的黄花鱼前来繁

殖，因此吸引了中国渔民前来捕鱼。日本占领旅大后也从“关东州”派出渔船前往捕鱼，双方围绕捕鱼权

问题发生争执。“关于该渔场州内船只的渔业权问题，从明治39年（1906）以来日中两国间争议不断，在

大正元年（1912）关东州政府与奉天省渔业总局订立协约，允许在一定条件下关东州的中国渔民和满洲

水产株式会社（在大连）的所属船只和“中华民国”的渔民可以同等的在该地区的海面上从事渔业，多年

的纷争终于结束。”②此后，日本人在该海域使用巾著网和围网等进行试验性渔猎③。可见，民国政府对日

本政府做出了很大让步，允许日方的船只和中国船只共同捕鱼，而日本由于船具、渔具先进，因此在捕鱼

中占尽优势，中国的渔业权遭到严重侵蚀。

为了同奉天渔业公司分享渔业权，日本人阿部野利恭、本间鍉吉等人成立清利公司。此后阿部等人

又同华人高景贤等勾结，设立远洋渔业团，声言收取黄海、渤海、山东沿海一带渔利。1907年该渔业团

组织武装人员在鲅鱼圈地区征收捐税，受到奉天渔业公司的阻止。出于报复，高景贤和本间鍉吉持枪到

盖平渔业局行凶。“盖平渔业公司总办黄太守家杰前因日本渔业组合经理人高景贤持枪恐吓，即饬公司

中人将高斩首，并将高同行之日本人本间鍉吉护送至奉，交日本总领事荻原按律惩办”④。对此，日本外

①李世豪、屈若搴：《中国渔业史》，商务印刷馆，1937年，第198页。

②［日］關東都督府民政部庶務課編：《満蒙經濟要覧》，1917年，第324页。

③同上。

④《中外交涉汇志》，《东方杂志》1907年第8期，第71页。

2023.6

-- 78



交大臣甚至亲自出面交涉，要求处分黄家杰，赔偿高家遗族，同时还借题发挥，想趁机攫取奉天渔业权。

最终，清政府屈从日本压力。“迭经前奉天将军赵次帅（赵尔巽）与日领事磋议，久不能决。近闻已由奉省

督抚徐唐两帅①与之议结，将黄守家杰革职，以二千元抚恤高之家属。嗣后关于渔业事件，日人亦不能再

行干预云”②。不仅如此，双方还协商约定中国政府允许“关东州”租界之中国渔民仍得依照向例出渔于

“关东州”以外之海面，渔民所纳渔捐当与中国渔民一样不得稍有轻重，关于“关东州”租界之日本渔民可

否出渔于“关东州”以外之海面一节由唐绍仪与日使直接议定，作为交换，日本解散渔业团③。由此，日本

获得了一部分渔业权。

事实上，以上只是日本侵夺中国渔业权的开始。1909年3月28日，又有日本盛运号武装汽船开到

鲅鱼圈网地，强迫中国渔民拔取中国旗帜并悬挂日本旗帜，寻衅滋事。奉天渔业总局对此采取妥协退让

的政策，导致日轮更加嚣张。日轮在鲅鱼圈一带抓走渔民75名，在西河套一带抓走渔民70多名，在望海

寨抓走渔民2名，同时勒索钱财以作赎金。后东三省总督锡良派专人到渔业公司、渔场等地调查“关东

州”日人强占渔汛期、武装弹压中国渔民等案。调查结果表明，日本派出武装船只以保护本国渔民为名，

对中国渔民收捐。“最后以双方合办收捐两国合用了事，夺得了收捐权，并议和定约，明年不能再来”④。

可见，日本还侵蚀了中国的税收权。此后，因为每年在渔期阶段，双方冲突不断，明治45年（1912）4月，

“关东都督府”外事课长与奉天渔业保护总局总办订立了暂行协定，规定“关东州”居民如向中国方面缴

纳渔税便可在熊岳城前海及领海内自由捕鱼，且可以进行渔获物的买卖和装卸。此后，“关东州”渔民在

熊岳城前海、鲅鱼圈、望海寨、西河套和盐厂等地捕鱼⑤。但双方的矛盾并未真正解决，反而愈演愈烈。

1923年在锦州西菊花岛海面（熊岳城前鲅鱼圈西五六十里处）发现了新渔场。“关东州”遂派出渔船前

往捕鱼，中国方面也派出船舰进行阻止，双方再次发生冲突⑥。至1925年初，“关东厅”与营口渔业总局订

立渔汛交换条件，规定双方渔户可交换捕鱼，中国渔户可到朝鲜一带日本占领区捕鱼，“关东州”日人可到

鲅鱼圈等地捕鱼，双方应予以保护。但实际上，日本禁止中国渔民在朝鲜一带捕鱼，甚至滥杀无辜中国渔

民，而日本渔民却常去鲅鱼圈等地捕鱼，并受到中国官方的保护。在此奉系政府的怯懦无能可见一斑。

三、日本对伪满渔业的掠夺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开始全面占领整个东北。尤其是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对东北渔业的掠夺也从

旅大地区扩展至整个东北地区。日本借助伪政权的支持开始全面控制和掠夺东北的海洋渔业。

1931年12月，辽宁渔业商船保护总局改称奉天渔业商船总局。伪满建立以后，日伪政府接收了原奉

系政府的渔业机关，将海上警务事务移交给海上警察队，将收税事务移交给税务监督署管理，并将奉天渔

业商船总局改组为奉天渔业总局。至此，整个东北的海洋渔业都被日本所控制。“满洲国的海洋和沿海渔

业主要集中在面向渤海湾的锦州和奉天二省，以及面向黄海的安东省”⑦，这构成了伪满洲国的主要捕鱼

省份。但和“关东州”渔业相比，伪满渔业还是比较落后的。“满洲国渔业还是很幼稚的半农半渔业”⑧。

1934年，奉天渔业总局改为营口水产局，从事黄海、渤海的水产调查，并监督指导渔业工作，还将征收税

①徐唐两帅指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和奉天巡抚唐绍仪。

②《中外交涉汇志》，《东方杂志》1907年第11期。

③刘利民：《不平等条约与中国近代领水主权问题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34页。

④顾明义等主编：《日本侵占旅大四十年史》，第371页。

⑤［日］関東局編：《関東局施政三十年史》，第412页。

⑥［日］關東局文書課編：《關東局施政三十年業績調查資料》，第491页。

⑦［日］岡本正一：《満支の水産事情》，水産通信社，1940年，第538页。

⑧［日］工業化學會滿洲支部編：《滿洲の資源と化學工業(增訂版)》，丸善株式會社，1937年，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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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等事务移交给“奉天税务监督署”，所有各分局、销售场、分厂及分卡等征收事务，均归其所有。1937

年又改为营口水产试验场，主要从事黄海、渤海的水产试验和指导工作。其所掌管的事项主要有：关于

水产之试验及调查，经营模范养鱼场，分配鱼苗、鱼卵，关于水产之指导，培养水产的实习生和见习生①。

至于水产行政，则移归伪省市县旗之普通行政机关管辖②。

为了加强对东北渔业资源的占有，日本还加紧实施渔业移民，各“渔业开拓团”接踵而至。1940年

伊方渔业农开拓团39户侵入庄河；1941年广岛渔业农开拓团22户侵入锦县，亘利渔业农开拓团35户侵

入兴城，佐渡渔业农开拓团28户侵入绥中；1942年陆奥渔业农开拓团侵入锦西③。这些渔业农开拓团到

达当地后，无所顾忌，疯狂捕捞，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水产资源。日方甚至认为，“在这些渔业区域内移殖

日本渔民，采用合理的渔猎方法，一方面能够应对急剧增加的鱼产需要，另一方面也能使疲敝的日本渔

民获得新生，起到一石二鸟之功效。”④

这一时期伪满还成立了营口两级中学，用于培养水产技术人员。原来在伪满的水产技术人员多来

自日本，随着七七事变的爆发，很多技术人员被征召入伍。为了继续加紧掠夺东北水产，该校应运而

生。学校全部教职工约有50人。“当时，设有渔业捕捞、养殖、产品制造三门水产课程。各门课程约有30

名左右学生，全部住校接受教育”⑤。由此可见，为了掠夺东北的水产资源，日本可谓处心积虑。

在伪满洲国，担当水产物紧急增产及统制工作的部门主要是“满洲水产物统制组合”和几家“会

社”。“满洲水产物统制组合”成立于1943年11月，主要处理水产物的收购、配给和保管事宜。该组合统

制地域为东北全境，按其组合员划分之，使各自担任集货、配给等事务；组合本身不经营业务，只有指导

统制之责⑥。其组合员主要包括：“兴农合作社中央会”“满洲生活必需品株式会社”“日满渔业株式会社”

“满洲林业株式会社”“兴安水产株式会社”和“龙江省水产株式会社”。由于此时已值伪满末期，资材缺

乏，运输困难，致使该组合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建立仅一年有余，就宣告瓦解，后为“南满洲海洋渔业会

社”所替代。该会社受旧“关东州”当局和伪满政府的监督，资本构成情况较为复杂（表 1）。根据表1可

知，来自旅大方面的日本资本更占据优势。其中有一部分资本就是原“满洲水产物统制组合”组合员。

此外，在会社方面，主要有“渤海水产株式会社”，其前身为“二界沟水产株式会社”，主要经营渔业和制造

业。其他会社的规模普遍较小，“惟瓦房店之‘日满制网株式会社’及营口之‘日满食品株式会社’资本较

丰，设备亦大致完成，尚未发挥能力，随日本之败衄而停顿”⑦。

表1 “南满洲海洋渔业株式会社”资本构成情况

出资者

“日满渔业株式会社”

“关东州水产会”

“关东水产株式会社”

“关东州机船底曳网渔业者”

“满洲生活必需品株式会社”

“兴农合作社中央会”

出资额（圆）

12317500

4618500

3187500

14876500

2000000

2000000

备注

大连

大连

旅顺

大连

长春

长春

资料来源：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编：《东北经济小丛书（水产）》，第33-34页。

①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编：《东北经济小丛书（水产）》，第29页。

②同上。

③张福全：《辽宁近代经济史（1840—1949）》，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第482页。

④［日］《満洲国の水産業》（秘），4页，《満洲トピック解説》，1939年10月18日，満鉄總裁室弘報課發行。

⑤［日］満洲国史編纂刊行会：《満洲国史（各論）》，満蒙同胞援護会，1971年，第781页。

⑥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编：《东北经济小丛书（水产）》，第33页。

⑦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编：《东北经济小丛书（水产）》，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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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0月，“南满洲海洋渔业株式会社”成立，“担任两地域①之生产、消费等调节工作，即以旧关

东州之生产品供应伪满，而伪满则以燃料等及其他器材等换取之。该会社受旧关东州及伪满两当局之

监督”②。该会社的投资公司主要有：“日满渔业株式会社”“关东州水产会”“关东水产株式会社”“满洲生

活必需品株式会社”“兴农合作社中央会”。“投资者之主要目的，在于机船底曳网渔业之生产、水产物之

集货与配给、冷冻事业及水产物之输出入等”③。该会社成立不久，日本就战败投降，因此该会社所发挥

的作用较为有限。以上这些水产统制机关从产、供、销等各个环节保证了日本对东北水产业的全面控

制，中国渔民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

总之，近代日本对中国东北海洋渔业的控制和掠夺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控制是掠夺的前提和

条件，掠夺是控制的目的和结果，它们共同服务于日本的对华侵略政策。

四、日本掠夺东北海洋渔业的危害

日本从甲午中日战争时就开始染指旅大渔业，至日俄战争后开始正式控制旅大渔业，至伪满建立后

开始全面掠夺东北渔业。这一活动历时时间长，波及范围广，对东北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严重危害，主要

表现如下：

（一）阻碍东北民族渔业的发展

清末直至伪满时期，东北渔民饱受日本殖民者的压榨和欺凌，从而导致中国民族渔业趋于萎缩。

这一时期新式的捕鱼设备使日本在捕猎中占据主导地位。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机船底曳网渔业多为

日本渔民所采用。此种设备作业效率高、产量大。相比之下，中国渔民所采用的捕鱼法比较落后，产

量低。在日本进入旅大地区之初，“本地渔民使用小型舢板进行沿岸渔业，因为渔具很简陋，主要以捕

猎带鱼、鳕鱼和黄花鱼为主”④。日本渔民的渔猎技术则持续发展。在“关东州”，“机船底曳网渔业之

经营者，大部为日本人，民国二十七年度，一三五艘之中，中国人经营者仅占八艘。在经营形态上，以

‘日本渔业株式会社’为最大组织。此外则系私人资本之经营业体”⑤。中国渔民在竞争中显然处于绝

对劣势。“关东州”内的“满洲人”所从事的渔业主要有风网渔业、鳕延绳渔业、驻木网渔业、裸潜等其他

大量小规模渔业，对于日本人在渔业方面的竞争难以招架，其结果陷于败退之势⑥。在“满洲国”，其渔

业主要使用张网、袖网、簗网、扒拉网、钓钩等⑦，这些渔业主要由中国渔民经营，显然与日本人的机船

底曳渔业无法竞争。

正是由于日本渔民采取先进的生产方式，其渔获量才远高于中国渔民。而在日本占领旅大之初，双

方的差距还不明显。1907年，旅大地区的中日渔民渔获量总计约200万元，日本渔民渔获量约80万元，

中国渔民约为120万元。其中日本渔民为1860余人，中国渔民为9000余人⑧。可见，日本渔民虽然人数

相对少，但是捕鱼量大，其效率远高于中国渔民。而随着日本对先进捕猎技术和设备的采用，双方差距

进一步加大。在1935年“关东州”有中国渔民28867人，全年渔产值为1961000元，当年日本渔民只有

①两地域指“关东州”和伪满。

②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编：《东北经济小丛书（水产）》，第33页。

③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编：《东北经济小丛书（水产）》，第34页。

④［日］關東局文書課編：《關東局施政三十年業績調查資料》，満洲日日新聞社印刷所，1937年，第483页。

⑤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编：《东北经济小丛书（水产）》，第150页。

⑥［日］岡本正一：《満支の水産事情》，第523页。

⑦［日］岡本正一：《満支の水産事情》，第538页。

⑧［日］關東州水產組合編：《關東州漁業状况報告》（第一卷），1907年，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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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人，渔产值高达3056000元，中国渔民人均年产值为60余元，日本渔民人均年产值达到6000余元①，

两者竟然相差100倍。

这一时期，日本的殖民压榨更使中国渔民叫苦不迭。“解放前，我国水产事业长期遭受国民党反动统

治和帝国主义的严重摧残及鱼行、鱼栈的封建剥削，渔民生活极端贫困，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终年辛勤地

劳动，也得不到温饱，当然更谈不到工具和技术的改进了”②。而东北的渔民生活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统

治之下，所遭受的压迫则更深重。日本对中国渔民的剥削很多是通过当地的渔霸来实施的。这些渔霸

依仗日本殖民政权的庇护，鱼肉百姓，为虎作伥，在推行渔业统制中大发横财。在旅大地区，“其时，渔

霸、网主垄断海域，划定网场，各霸一方；船主廉价雇佣渔工出海捕捞，残酷剥削欺压渔民”③。当时小平

岛船主孙正九一个渔汛期可获利千元，而其雇佣的渔工每月只得4元报酬。可见这些渔霸依靠日伪政

权牟取暴利，而普通渔民却在死亡线上挣扎。“关东州”当局也承认，“关东州”地区中国人渔业的衰退主

要是由于渔村经济机构被少数资本家所控制，其收益的大部分被资本家所榨取，渔民也因此丧失了劳动

的信心④。这些资本家实际上就是渔霸，他们和日伪当局相勾结，从而榨取巨额利润。在葫芦岛地区，

“在日伪和国民党统治时期，渔霸、流氓分子把持渔业，与警察、官府等勾结在一起，操纵渔价，苛捐杂税，

敲诈勒索，盘剥渔民，使渔民辛勤劳动的收入半数以上为剥削者所有。渔民生活日趋恶化，几斤毛虾换

一斤米，旺季可养家糊口，淡季往往吃穿无着落，过着饥寒急迫的生活。”⑤

日本对东北的渔业统制使中国渔民的生活陷于贫困之中。“从人民生活上看，解放前每人每年收入

六、七十元，除去个人生活费，所剩无几，谈不到对家庭的补助”⑥。渔民们辛苦捕鱼也仅能果腹。在丹东

地区，据日伪当局1941年的调查，安东县（今东沟县）渔民为了“备海”，要向日伪垄断机构“兴农合作社”

贷款，还要向鱼商和亲属借款。此外，渔民还受日伪的“出荷”⑦、兵匪的掠夺、地痞流氓的明夺暗偷，以及

水上警察、港口当局等机构以各种借口的勒索⑧。可见，渔民们要受到以日伪当局为首的多重势力的压

榨。在旅大地区，“虽然个别的资本家也曾经营过汽船捕鱼，但旋为伪关东水产株式会社以组合名义而

侵吞，所以本区私营渔业是长期的苟延残喘着”⑨。可见，一方面日本阻止中国渔民进行技术革新，压制

中国渔民的发展，这显然与日本对整个东北产业的吞并政策是相符的；另一方面，一旦中国渔民采用较

新式的捕猎技术，日本就依托于伪政权的支持，强取豪夺，使民族渔业无从发展，“斯时，国人渔业自然资

源被霸占，生产力被压抑，渔获物被控制，受尽统治者和渔霸、贪官污吏苛捐杂税的层层盘剥，致使国人

渔业濒临崩溃之缘境”⑩。

（二）破坏中国的渔业资源

日本侵占中国渔区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攫取更多的海洋资源。这就决定了日本必然疯狂地捕猎，且

不计后果。此举导致中国的海洋资源遭到巨大破坏，其中鲷鱼资源的枯竭就是此种破坏的集中反映。

鲷鱼，又叫加吉鱼，味道鲜美，营养丰富，为烹饪之佳品。“渤海和黄海在过去是鲷鱼的栖息之所，且

①顾明义等主编：《日本侵占旅大四十年史》，第363页。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产部办公厅编：《水产工作概况》（内部资料），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年，第265页。

③大连市甘井子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甘井子区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第268页。

④［日］関東局編：《関東局施政三十年史》，第 403页。

⑤王福林：《葫芦岛的水产业》，载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锦西市葫芦岛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葫芦岛文史

资料》第三辑，1992年，第7-8页。

⑥旅大概述编辑委员会刊行：《旅大概述》（内部参考），1949年，第149页。

⑦出荷即以低价购买渔货。

⑧丹东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丹东市志（5）》，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第194页。

⑨旅大概述编辑委员会刊行：《旅大概述》（内部参考），第149页。

⑩大连市水产局、《大连水产志》编纂委员会编：《大连水产志》，鞍山太平洋印务有限公司印刷，1994年，第2页。

2023.6

-- 82



是适合其产卵之地。尽管有大量鲷鱼，但满洲人却并不捕获。伴随着日本人的来航，很快看到了鲷延绳

渔业的发展，另外还有大量作为其饵料的章鱼，这些都便利了该项事业的发展”①。由此可知，原本中国

人是基本不捕猎鲷鱼的，但由于日本人的入侵，鲷鱼被大量捕猎。而日本人又采用了专门捕猎鲷鱼的鲷延

绳渔业技术，这大幅提升了日本在中国的鲷鱼捕获量。在日俄战争结束后不久，日本人以鲷延绳作为主要

渔业技术，在出行渔船中此种捕鱼者占大部分，在途中也有捕猎石首鱼、鲐鱼等新计划，但多由于海况不明

失败而归②。可见在日本侵占旅大之初就重点捕获鲷鱼，并拥有成熟的捕猎技术，且带来了极高的鲷鱼

捕获量。

日本侵占旅大海域后，摸清了鲷鱼的渔期和渔场，开始对鲷鱼过度捕捞。日本渔轮努力探索我国南

洋及渤海方面的鲷鱼场。“担任调查工作之船，为昭南丸及昭代丸两艘。现闻日本福冈县及水产试验场

已计划建造快速度渔轮，前来我国沿海侵渔”③。日本的侵渔行为导致我国鲷鱼资源逐渐枯竭。“战前，日

本帝国主义的底曳网渔轮大量来我国东、黄、渤海侵渔滥捕，也使水产资源遭到严重的破坏。如经济价

值很高的真鲷，1925年以前占日本渔轮总渔获量的10%，但由于滥捕的结果，1926年以后即迅速下降，

到1935年降至其总渔获量的0.37%，后来的几年几乎捕不到真鲷，甚至在产卵期间也极少见到”④。可

见，“我国沿海水产资源遭受日本渔轮的摧残是很严重的”⑤。

尽管如此，日本并不满足，“真鲷资源枯竭以后，日本渔轮又到处滥捕石首鱼科鱼类和对虾。”⑥除

此之外，日本还大肆捕猎鲸鱼，在旅大地区的海洋岛渔场，日本东洋捕鲸株式会社从1914年开始捕

鲸。该会社以两艘挪威式捕鲸船在每年五六月间作业。在创业之初的二三年间每年捕获的长须鲸超

过百头，以后逐年减少，20世纪30年代中期已然成绩不佳⑦。如此大规模捕鲸，造成鲸鱼资源的急剧

减少，破坏了海洋物种的平衡。不唯如此，当时几乎所有经济价值高的鱼类资源，都受到日本的大规

模捕猎，真所谓“竭海而渔”！

伪满时期，渤海及黄海北部沿岸是黄花鱼、对虾及其他洄游生物产卵之地，如果实行大规模捕捞，将

对水族生物造成巨大损害。日本政府出于长远掠夺考虑，不得不对此种情况加以研究并实施相关对

策。为此，伪满政府与“关东州”政府及朝鲜当局进行协商，于1935年2月公布《关于设置渔业保护区域》

的法令，并规定从当年5月起施行。其主要内容包括：“（一）指定黄海沿岸一带为渔业保护区域；（二）该

区域内禁止曳网渔业。民国二十五年（1936），对曳网渔业之禁令，加以改正；缩小保护区域之范围。”⑧为

了维护海洋资源以备日后长期掠夺之需要，日本政府在此将伪满政府、“关东州”政府以及朝鲜政府控制

的海域进行整合，确定禁止曳网渔业范围。该法令的颁布取得了初步效果，在此区域内实行曳网渔业的

船只减少，客观上有利于该地区海域渔业资源的恢复。但在伪满末期，情况又发生了变化。“至民国三十

四年（1945），因美日战争步入最后阶段，渔船或因器材关系缩短捕捞，或被军事机关征用；同时以水产物

充作食粮之需要增大，致取缔令虽未明令废止，而实质已趋缓和，对违反者亦不加任何处分，形同完全自

由”⑨。事实上，在伪满末期日本陷入了物资全面紧缺的局面，遂采取竭泽而渔、焚林而猎的政策，疯狂掠

夺东北的各种资源，渔业资源作为东北的重要资源自然不能幸免。这加剧了日本对东北渔业资源的破

坏，给中国的海洋渔业造成了损失。

①［日］岡本正一：《満支の水産事情》，第106页。

②［日］關東州水產組合編：《關東州漁業状况報告》（第一卷），第12页。

③李士豪：《中国沿海渔业现状及其建设》，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42页。

④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产部办公厅编：《水产工作概况》，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年，第265页。

⑤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产部办公厅编：《水产工作概况》（内部资料），第265页。

⑥同上。

⑦［日］関東局編：《関東局施政三十年史》，第402页。

⑧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编：《东北经济小丛书（水产）》，第36页。

⑨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编：《东北经济小丛书（水产）》，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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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综上所述，清末民国时期中国东北的海洋渔业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在设施、技术和管理模式

方面都有了很大发展，逐步转向近代化的正轨。值此之际，日本借助日俄战争胜利国的地位趁机占领旅

大地区，并在当地设立“关东州”，完全吞并了旅大地区的海洋渔业，并对奉天省的渔业不断蚕食。伪满

洲国建立时，日本已占领整个东北，并将东北的海洋渔业完全收入囊中。日本对东北海洋渔业的控制和

掠夺是日本侵占和吞并中国的重要一环，它在控制中国领海、切断中国部分对外联系的同时，又获取了

大量渔业资源，为日本的对外战争服务，从根本上讲，这也是日本“以战养战”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日

方也认为，水产业和其他物资一样，基于当地调办主义，必须树立增产计划，这是必然要求①。显然，“当

地调办主义”政策就是“以战养战”政策的一种变形。日本对东北海洋渔业的掠夺，阻碍了东北民族渔业

的发展，破坏了中国的渔业资源，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中

国终于重新收回东北的海洋渔业，尤其是新中国建立后，东北的海洋渔业迎来了新生。但这段历史应该

被铭记，它提醒我们对近邻日本的侵略野心要始终保持警惕。

（责任编辑：胡文亮）

①［日］《満洲国の水産業》（秘），第3页，《満洲トピック解説》，1939年10月18日，満鉄總裁室弘報課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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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与长江本借胥河以贯通，却因两坝阻截，西水不复东流，太湖来水少一大源头。积年累月，太湖上

游，泥沙淤积，涸田万亩，太湖下游，水量大减，围湖造田，太湖面积不断缩小。

以往东坝上下游水利冲突的研究，多集中于以“下游之水利保障乃国家经济之根本要图”的原则，以

及“牺牲上游以保下游”的传统治水方略。本文则将研究焦点集中于民国以来胥河上的“坝”“闸”之争，

并对皖南、高淳坝西、高淳坝东、溧宜锡吴等不同区域社会群体的不同利益诉求进行详讨，最终发现，其

间真正的利益受损方乃是高淳坝西与皖南部分地势低洼地区的普通农民，东坝高筑造成的上游水涝和

下游干旱使其本应享有的农田利益为政府和社会精英们所攫取，作为湖田利益受益方的政府和社会精

英们，同时也是灾害风险认知体系的主要建构者和社会舆论的主要引导者。话语权掌控者和湖田受益

者的一致性是导致胥河上下游水利冲突的主要根源。

（责任编辑：胡文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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